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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科研人员在集水区测流堰观测点。 倪思洁 /摄

中国西南生态屏障上的“科学前哨”
———走进高黎贡山 独龙江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穿着“ ”的台站科研人员。 李迎春供图

“如果能在高黎贡山建站，一定要建在
独龙江！”

3年多前，当李嵘跟 93岁的李恒提起要
在高黎贡山建一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想
法时，老太太情绪高涨、语气坚定。

李嵘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也是高黎贡山 /独
龙江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
简称独龙江野外台站）筹建工作的负责人之
一。李恒是他的老师，植物学领域的传奇女性，
1990年曾在高黎贡山开展我国首次独龙江越
冬考察，用 8个月发现了 80多种新植物，被奉
为“独龙女侠”。

高黎贡山呈南北走向，纵跨整个云南西
部，是中国和缅甸交界地区的自然地理屏障，
也是西南季风进入我国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而
独龙江，位于高黎贡山的北段、西坡，上游连着
西藏南部，下游通向缅甸北部。

2022年 1月，李嵘激动地向老师李恒报
告了好消息：就在几天前，中国科学院批准在
独龙江设立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纳入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管理。

扎根高黎贡

高黎贡山地处中国西南山地、印度缅甸
及喜马拉雅 3 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的交汇区，是全球 36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之一，高黎贡山及其邻近的缅甸北部和东
喜马拉雅拥有东亚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
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

一项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面积仅占中国
陆地面积 0.36%的高黎贡山，藏着中国约一半
的鸟类种数、30%的哺乳动物种数、17%的高等
植物种数、11%的爬行动物种数。

这里因此成为很多动植物学家心中的“圣
地”。上世纪 80年代，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冯国
楣曾在高黎贡山开展过野外科学考察，发现了
号称“杜鹃之王”的大树杜鹃等物种。上世纪
90年代起，李恒研究员不仅率队开展独龙江
越冬考察，还率全球多个国家的科学团队深入
高黎贡山，进行了 20多次、长达 10多年的大
规模考察，出版了一系列专著。

不过，因为气候条件恶劣、交通通信不便，
科学家很难长久驻留在高黎贡山。这也使很多
问题难以得到解答：高黎贡山森林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有怎样的变化规律？森林植物群落

是如何构建并维持的？重要类群的种群动态与
驱动因素是什么……
“如果能把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在高黎

贡山，给科学家提供一个扎根高黎贡山研究森
林生态系统的‘常驻基地’，他们就能找到这些
问题的答案，让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研究深入
下去。”李嵘说。

就在科学家们渴望建立“常驻基地”时，云
南省科学技术厅于 2021年 12月批准成立了
高黎贡山森林生态系统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由昆明植物所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
学院共同建设运行。

2022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批准在独龙江
设立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并将野外台站命
名为“独龙江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这与李恒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观点不
谋而合。

当时，得知消息的李恒等老一辈植物学家
高兴极了。在自己曾奋斗过的地方，在中国的
西南生态屏障上，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锁定独龙江

2022年 4月，独龙江野外台站执行站长
李嵘与昆明植物所原党委书记李宏伟、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曹敏等一行
十多人，前往高黎贡山北段的独龙江地区开展
实地考察。

为了明确独龙江地区在整个高黎贡山区
域的生态系统代表性，他们用了两周时间，沿
着高黎贡山从北向南，对高黎贡山开展了全方
位的细致考察，以了解高黎贡山南段、中段、北
段的植被类型和物种组成。

高黎贡山北高南低，位于北段的独龙江地
区以地势险峻著称，垂直落差显著。李嵘等人
从独龙江乡到福贡县亚坪村、泸水市西部的片
马镇，再到保山地区。经过反复且谨慎的考察
和讨论，他们最终明确，在独龙江建站不仅对
于研究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来说极具代表性，
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尽管独龙江地区地势险峻，但如果能在

这里建站，就能与云南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在保
山地区已有的生态监测点南北呼应，不仅可以
实现对独龙江地区的生态监测，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对高黎贡山整体的监测目标，未来的
监测效果会很好。”李嵘告诉《中国科学报》。

锁定独龙江后，李嵘、李宏伟、曹敏等人又用

一周时间，沿着独龙江，从下游向上游，从山下往
山上走，为野外台站选择最合适的监测样地。

实地考察过程中，他们发现在海拔 2200
米左右，也就是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和缓冲区交界处，有保存最为完整的中
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最终，6块样地被选定，包括 3块监测样
地，每块 1万平方米，分别是综合观测场、植被
采样样地、植物动态样地，以及 3块辅助样地，
每块 900平方米，属于草果种植辅助观测样
地。独龙江野外台站的站址就选在地势相对平
整的综合观测场旁边。

陡坡建样地

建立样地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不仅要给样
地里的各种植物分类、编号，还要在样地里和
样地周边安装各类监测设施。而 6块样地中，3
块主要的监测样地都位于山腰处，草木繁盛，
坡度在 45度以上，一下雨蚂蟥横行，天一晴蜱
虫肆虐。

但大家铁了心。“从长远发展看，这几块样
地最有代表性，再苦再难，也得把样地建起
来。”李嵘说。

因为知道建设野外台站有多难，在台站建
设之初，昆明植物所就聘请在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有过十多年工作经验的高级工程
师孙军，担任独龙江野外台站的行政副站长，
负责处理台站与地方间的协调事务。同时，昆
明植物所还从当地招聘了 4位有经验的样地
监测员，其中包括独龙族唯一的一位生态学硕
士李迎春。

孙军记得，这几块样地里共有 1万多棵
树，他和李迎春每天带队上山，给每棵树分类
别、编序号、挂牌子，一连忙了好几个月。

建样地时需要打井、装监测设备，但山上
没有路。于是，李迎春等人就用大砍刀辟出一
米来宽、弯弯曲曲的小路，两三个人抬一台设
备，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东西往样地里运。

有时为了加快样地建设进度，大家干脆晚
上就在山上支帐篷住。每个在样地里工作过的
人，身上都有被蜱虫、蚂蟥咬过的疤痕。

到 2023年底，样地基本建成，林子里的各种
监测设备安装到位，数据采集工作也随之开始。
“对于野外台站来说，数据就是生命。数

据积累得越多，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也就越
强。”李嵘说。

孙军介绍，独龙江野外台站遵照中国生态
系统研究网络（CERN）指定的科学观测规范
与标准，建立了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与环境观
测指标、观测方法、采集规程、数据标准，以及
规范的野外长期观测指标体系、数据质量控制
等技术体系。

这里的核心观测内容包括降雨、地表水、
地下水、穿透雨、树干径流等水环境观测数据，
土壤剖面、土壤温度、微量元素、重金属含量等
土壤观测数据，气压、风向、水面蒸发量、颗粒
物、总辐射、空气相对湿度等大气环境观测数
据，以及物种组成、群落特征、凋落物、土壤微
生物等生物观测数据。

前哨护边疆

如今，尽管独龙江野外台站的办公楼还没
有开工建设，数据却已经源源不断地从深山传
入 CERN的数据库。这里还吸引了全国 180
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开展科学考察工作。

孙军介绍，他们的近期目标是用 3至 5年
时间，完善野外实验平台，扩大野外监测范围
和规模，进一步提升自动化监测水平，争取使
台站早日进入国家级野外台站行列，而他们更
长远的目标是培养优秀人才，吸引国内外优秀
科学家到此开展研究和国际合作，为国家西南
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当前，对独龙江野外台站充满期待的人，
有老一辈科学家，有新生代科技工作者，有台
站科研人员，也有当地的生态守护者。
“这个野外台站的建立，对我们保护区有

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怒江管护局局长张映安感慨，“野外台
站对高黎贡山北段生态变化的长期监测，有望
为保护区调整和优化保护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这里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将为保护
区工作培养相关人才，也是科普宣传的开放平
台，将让老百姓更深刻地认识自然保护区、认
识生态安全的重要意义。”

对于台站的未来，李嵘感到任重道远。“作
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跨境生态学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持续为国家生
物多样性的跨境保护、战略生物资源的利用提
供一手、标准化的数据支撑，为我国跨境生态
安全屏障体系建设提供科技支撑，让独龙江野
外台站真正成为我国西南生态屏障上的‘科学
前哨’。”李嵘说。

高黎贡山。倪思洁 摄

样地监测员李迎春的一天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腰间别着 1米长的大砍刀，兜里揣几个鱼
钩，李迎春又准备进山了。此时，手机上显示“5
月 30日，星期五，8：27”。
李迎春是高黎贡山 /独龙江森林生态系

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样地监测员，生于
1988年，独龙族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在不
到 7000人的独龙族里，他是唯一一位生态学
硕士，也是为数不多戴近视眼镜的人之一。
雨下了一夜。“今天的山路不好走。”李迎春

用指甲缝里带着泥的手，拉开背包拉链，掏出数
据记录本，用防水袋小心包好后放回包里。

独龙江进入了雨季。这里是印度洋季风进
入中国的第一道防线，每年平均降雨量达
3000毫米。雨季通常从 4月持续至 10月，但
这次的雨，下得有点凶。

带着另外 3名样地检测员，李迎春发动面
包车，向着样地方向出发。

雨季

车开了 20分钟，停在样地的下面。样地还
在高黎贡山更高的位置———车进不去的地方。

样地分散在森林深处，每块 1万平方米。
他们要收集树干径流量的数据，那是理解森林
生态系统水量平衡的核心参数之一。
李迎春下车，徒步往山上爬。山路坡度大

约 45度，裹着泥巴、石头、枯叶的水哗哗往下
冲，鞋很快就湿透了。大家弓着身子往前走，雨
衣被雨打得噼啪作响。

作为独龙族的孩子，李迎春掌握很多和雨有
关的民间智慧———“雾往北方移动，天将晴，反
之，则有雨”，“河里鱼跳出水面，将有雷阵雨”。但
这天，乌云密布，独龙江的水变得异常浑浊，江水
一个劲地往前冲。李迎春想，这雨怕是要坏事。
父亲在李迎春很小时就病逝了，很多民间

智慧，是他从外婆、妈妈、姑妈那里学来的。他
的外婆和姑妈都是独龙族文面女。文面是独龙
族女性的习俗。如今，李迎春的外婆 70多岁，
每天只要坐在家门口，就有游客前来请求合

影，他的姑妈常作为独龙族代表受邀出席各类
重要活动。

相比之下，作为族里唯一一位生态学硕
士，李迎春并不觉得自己很特别。“每天就是爬
爬山，采采样罢了。”他笑着说。

沿着不到一米宽的山路爬了 20分钟，李迎
春终于抵达了其中的一块样地。此时，细一些的
树底下，监测桶还没有满。可是，一米粗的树底
下，3个 25升的桶都已经溢满，无法记录数据，
他只好在数据记录本上填上“水满了”的字样。

危险

数据收集完，已是下午 4点，雨还在下。
“再不下山，今晚估计要住避险房了。”李

迎春想。
避险房是一座简易工棚，四壁空空，角落里

堆着防潮毯和铺盖。晚上睡在这里，被蚊叮虫咬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这已比过去舒服多了。

过去建样地时，大家为了赶进度，时常住
在山上，那时避险房还没建起来，只能搭塑料

帐篷过夜。有天晚上，大家正躺在帐篷里“吹
牛”，李迎春突然瞥见一条剧毒的察隅烙铁头
蛇盘在角落里，大家吓得一激灵，赶忙用麻袋
把蛇装起来，送到离帐篷很远的地方放掉。

有了避险房后，这种事就少了些。但在样
地里工作时，险情还是会不时出现。今年 2月
16日，李迎春正在陡坡下采土样，突然感觉头
上有阴影晃过，后背发凉。定睛一瞧，原来一头
大麂子刚从他头上跃过去，险些骑到他头上。

在无人的深山老林里，李迎春最怕的就是
遇到大型野生动物，特别是带幼崽的亚洲黑
熊。所以，他上山时总会带把砍刀，平时用来劈
枝杈开路，遇到危险就用来防身。

小时候，长辈们教过他一些野外生存技
能，比方说往腿上涂酒，能防止走在草丛里被
蛇咬；随身带鱼钩，被困住没有食物时可以钩
着蚯蚓诱捕野鸟烤着吃；划伤时把艾草揉碎
了，敷在伤口上能止血。

李迎春的童年，过得像个“野孩子”。小时
候的他白天在江边帮母亲捡柴火，傍晚拎着捕

鱼篓去江里摸鱼，家里的大人如果能从山上带
回山鸡，孩子们就跟着开个荤。

如今，“野孩子”成了森林的守护者。除
非到了真的要命的时候，否则他绝不会伤害
野生动物。

前途

等李迎春重新坐进车里，已近下午 5点，
天更黑，雨更大。

车刚开到一半，就走不了了。泥石流冲断
了独龙江公路。李迎春只好把车停下，带着队
员沿着公路旁的小路，徒步下山。

一路上，他想起了小时候没有公路的日
子。读小学时，他每次上学都要背着帐篷，徒步
两天，从独龙江乡北走到乡南。后来，他转学到
茨开镇，从家里出发，要步行 5天才能到。1999
年 9月，独龙江公路建成通车。之后李迎春就
能坐着货车去上学，5天的路程缩短到两天。

沿着这条公路，李迎春一路“走”了出去。
他走出茨开镇，走出贡山县，走出怒江州，成为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学硕士生。

也是沿着这条公路，他又从大城市“走”了回
来。2016年，李迎春毕业后进入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作，用不到 5年时间，成长为保护
区贡山管理局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2023年，
台站开始建设，他应聘成为站上的样地监测员。

样地初建的 3年，李迎春每天都要上山。
尽管样地里有自动化设备，但为了保证数据准
确，头 3年的数据必须由人工对照核实。

他将采回的数据进行归档整理，按照要求上
传到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和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学数据中心。而他最期待
的事，就是多积累数据，用数据守护这片森林。

5月 30日晚上 10点多，李迎春等人终于
徒步走回宿舍。雨还在下。

第二天，持续的暴雨引发了洪水。独龙江
水位突破历史最高纪录，独龙江乡紧急转移安
置群众 134户 728人。

6月 1 日，洪水稍稍退去，李迎春又带队
沿着独龙江公路徒步朝样地走。尽管公路上塌
方的地方多了起来，但这依然是他最喜欢走的
一条路，就和他喜欢做生态监测工作一样，路
虽坎坷，但方向清晰。

25元的鞋子
成了“时尚单品”
跟我们在一起的几天，高黎贡山 /独龙江森林生

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独龙江野外台
站）的科研人员穿着运动鞋。样地监测员李迎春也是。
因为担心出事故，李迎春带我们走了最“容易”走的山
路———尽可能避开蚂蟥、蜱虫的一条路。但这不是他
工作的常态。

平时，李迎春更喜欢穿“3537”上山，那是一种俗称
“解放鞋”“劳保鞋”的帆布胶鞋，有绿色款、迷彩款、低
帮款、高帮款。当地小卖铺里卖 25元一双。

在独龙江野外台站，相比于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
双的专业登山鞋，25元的“3537”才是受人追捧的“时
尚单品”。

李迎春穿的“3537”是高帮款，黑色胶底，绿色布
面，胶底和布面之间有白色的胶痕。这是最便宜的一
款，也是李迎春最喜欢的一款。

在过草地时，高帮款能帮他护住脚腕，避开蜱虫
和蚂蟥的叮咬。几年前，他穿着低帮鞋过草地，结果脚
腕被蜱虫叮咬发炎，进医院之后，医生直接把发炎的
那块肉割下来，直到现在李迎春脚腕处还留着一块
疤。痛定思痛之后，他每次都买高帮款的“3537”。

采访中，我们发现，当地老乡平时也喜欢穿“3537”。
不过，和老乡们的“3537”相比，台站里“3537”的“战损”方
式有些不同。老乡的“3537”一般都是先磨坏鞋后跟，但台
站里的“3537”总是先磨坏鞋底两边。为了安装设备、收集
数据、采集标本，科研人员一天要步行 20多公里山路，而
山上从来就没有平整的路。有时为了采样本，他们还得手
脚并用，两只脚蹭着树干，爬到树上采样。

无论是走路还是爬树，“3537”都是公认的最好的
鞋子。“虽然不那么好看，但它实惠耐磨又防滑。”李迎
春又一次腼腆地笑了。

穿着“3537”的台站科研人员和老乡们走在一起
时，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区别。老乡走山路时看
路，站上科研人员走山路时看草、看树、看动物。一旦
有新发现，他们立刻停下来，掏出手机拍照、留影，或
是打开背包采样、分装。不过，当他们和老乡们立定站
在一起时，我们又很难看出他们的区别，因为他们有一
样黝黑的皮肤、一样质朴的笑容。

看着乐乐呵呵的他们，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
个想法，这群能扎根深山老林的科研人员，多少和
“3537”有点相似之处。他们不花哨、不宣扬，一门心思
追逐科学梦想。

这世上有太多比“3537”精致的鞋，有太多比深山
老林里更舒适整洁的工作环境，但对于这群科研人员
来说，能踩稳山路的鞋就是好鞋，能实现梦想的地方
就是好地方。

记者手记

▲6月 20日，李迎春又在样地里遇到了
一条小蛇。 李迎春供图

李迎春在当地独龙族博物馆，墙上是
他外婆江桂清（左）的照片。 倪思洁 /摄

旷野中最亮的 ———野外台站巡礼


